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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为我“作嫁衣裳”

张可荣

　　在阅读世界里，书或文章的作者永远是阅

读者眼中的关键信息，文章的编辑呢？编辑永

远是幕后英雄。回顾自己几十年来与《长沙理

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下简称《学报》）

的关系，以及《学报》编辑同志们对我科研工作

的支持和帮助，有很多话要说，归根到底可以用

一句话表达：感谢学报编辑为我“作嫁衣裳”！

《学报》是我科研工作真正起步的地方。

１９９２年第１期和第３期，《学报》相继发表了我

的两篇文章《延安日本工农学校述略》和《毛泽

东论开明绅士》。从此开始，我所写的真正算得

上论文的文章，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是在《学报》

上刊发的，算起来几乎每年１篇；我研究心得比

较多的领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研

究”，其中近２０篇论文的三分之二是在《学报》上

发表的。可以说，没有《学报》几代编辑同志的大

力支持和悉心指导，就不会有我的学术进步。

先说１９９２年前与《学报》编辑接触的一个

片段吧。１９８５年７月，我大学毕业经分配来到

学校从事教学工作，１９８６年《学报》创刊。这个

时候的我，实际上还不知道什么是科研、什么是

学术成果，更不知道怎么搞科研，只知道搞科研

要写文章，而写文章的劲头从大学读书开始就

比较足，手头也有文章。于是，就把一篇《宁冈

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交到了创刊组建

不久的《学报》编辑部。一段时间后，大约是

１９８６年年底，编辑把稿子退给了我。退稿的事

我记得清楚，退稿的理由，我隐约还记得有两层

意思，一是说我的稿子不是学术论文，二是说我

还要学会写文章。这不算“打击”，我有心理准

备，我只是试一试。读书人都有过被退稿的经

历。现在想起来，面对退稿，真正让人郁闷的是

不知道真实理由，但这样的情况，在２０世纪八

九十年代是不多见的，我至今仍然保存着那个

时期一些刊物编辑的退稿信，退稿信往往直击

文章的关键缺陷并提出修改的方法路径。

这次《学报》退稿后，我不再做无用功去麻

烦学校学报编辑或者其他高校学报编辑，开始

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写短文练笔上，开始把投稿

的主要方向放到发短文的刊物上。这一改变持

续了６年左右。在这段时间里，我投稿和发稿

的刊物主要是《历史大观园》（中山大学主办，后

来停刊）《博览群书》《文史杂志》和《湖南党史月

刊》等通俗刊物上。从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９２年，我在

这些刊物上发表了几十篇涉及文史、党史和读

书心得的文章。其中，发表在《历史大观园》

１９９１年第６期上的《李鼎铭还是一位有名中

医》，在《人民日报》１９９１年６月２３日的《每周文

摘》版上摘登。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今

天忆起这些，感觉到当初《学报》编辑的退稿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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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很重要的，他让我从基本功练起，下功夫练

习写文章，积累经验，同时也阅读了不少书籍，

逐渐明确了研究领域和方向，为写长文（学术文

章）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１９９２年以来，我几乎每年都会向《学报》投

稿，每年都会得到编辑们的指导。为什么与《学

报》结缘的转折发生在１９９２年？这跟哪些具体

的事情和人物有关？我没有了印象。想来想

去，有一个理由是成立的，就是学校和《学报》对

青年教师科研工作的主动关心和提携。我还记

得一件事，正是在１９９２年前后，学校为鼓励青

年教师搞科研，拿出专项经费予以资助，我获得

了１　０００元的经费资助（竟然未用完，退给了学

校）。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当时学校重视青年教

师科研工作的取向。自１９９２年至今，在我的印

象里，《学报》李传书教授、刘范弟教授、王新生

教授、陈浩凯教授等，都曾给予过我极大地帮

助，特别是他们对我的论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

见和建议，让我受益匪浅，有些情景至今难忘！

久远的事情总是有些模糊，就说最近十多年发

生的几件事吧。

２００８年上半年的一天，我带着论文《试论

全面抗战时期的民族复兴思潮》的初稿，向《学

报》编辑刘范弟教授请教其中的一则史料问题。

这则史料是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对中华文化数

千年演变历史的一段中肯评价：“华夏民族之文

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

微，终必复振。”这段话很有名，也被广泛引用，

因此，我也想在文章中引用。可是，因为藏书和

阅读所限，我没有陈寅恪先生的相关著作，也没

有在其他文章中看到原始出处，只能转引。刘

范弟教授听我这么说，随即告诉我，他不仅读过

陈寅恪先生的著作，也很了解这位著名学者，能

够找到文献出处。不久，问题就解决。这段话

是陈寅恪先生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

序》一文中说的，文章收录在１９８０年上海古籍

出版社出版的《金明馆丛稿二编》之中。刘范弟

教授不仅把原文发给了我，而且亲自对我文章的

注释进行了改正。这则插曲，我至今记得很清

楚，还记得他当时从电脑文献库中帮我找寻史料

时眯起眼睛、聚精会神的样子。有一天，刘范弟

教授亲自来到我的办公室，这让我有些吃惊，因

为他是不大愿意串门的，退休之前连手机都不愿

意使用，同时他又是我的兄长辈。他找上门来，

与我要写的论文有关。我曾告诉他想写关于“近

代以来中医存废问题”和“新中国３０年评价问

题”方面的文章，希望他指点指点。未想到，他真

的就是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的，并给出了明确的意

见。当时，我在学校工会工作，事情比较多，只能

忙里偷闲思考这两个问题。很多年后，才写出相

关论文，其中１篇就是在《学报》发表的。

说起主编王新生教授，他年龄比我小许多，

但学问比我做得好，他接受过博士研究生的专

门训练，做事做研究都非常有毅力，也非常乐于

助人。我研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个

选题，就得到过他的指导。我是２００７年左右开

始把这个选题纳入学习和研究视野的，并坚持

到今天。２０１８年我成功申报国家级课题，就是

对这个问题研究的一个阶段性小结。记得

２００９年在写《近代“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形成的

历史考察》一文时，材料积累了不少，但是没有

多少思想，也总是理不清思路。我把草稿给他，

希望他提出修改意见。他看过后不仅提出了修

改意见，而且还介绍我阅读法学家冯象所著的

《木腿正义》一书，说书中关于“词汇”与“观念”

关系的论述对我的研究有借鉴意义。我找来

《木腿正义》，原来书作者冯象是华东师大著名

学者冯契先生的儿子，我在华东师大读书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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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听过冯契先生的讲座。而书中关于“词汇”与

“观念”的关系论述正是我要首先搞清楚的。冯

象在书中表达的大致意思是：语词的历史不等

于观念的历史，一个词在今天的用法和它在古

汉语或用它转译的某些外国术语的原意，可能

有差异，语词的外壳 （文字记载）与它所负载

的观念之间，也未必是一对一的关系。根据王

新生教授的点拨和冯象观点的启发，我进一步

修改了论文。文章在《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５期发

表后，还引起了一定反响。后来，王新生教授离

开了《学报》，但我们一直保持着友谊。

陈浩凯教授又是怎么为我“作嫁衣裳”的

呢？说来话长，从时间上看已超过了１０年！这

里，只说一说最近的几件事。自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文化自信”重要论断以来，我就想对五四

时期的“偏激言辞”做点研究。我觉得，五四时

期陈独秀、鲁迅、胡适等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们

对中华文化的一些“偏激言辞”并不等于文化自

卑，他们也非常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那么，

为什么会说出一些否定传统文化的言论呢？学

界对这个问题也有一些不同看法。当时我正在

刘解龙教授的邀约下，协助撰写有关道路自信

的部分章节，关于“偏激言辞”的文章就一直没

有写成。２０１６年底，在陈浩凯教授的催促下，

我把初稿交给他指导，题目叫《试论五四时期的

“偏激言辞”》。不久，陈浩凯教授提出两点意

见：一是论文题目显得大而化之，主题不突出，

要改；二是文章思路结构也要作出相应调整。

意见提得好，给我很大启发，回看文章初稿，的

确存在这样的缺陷。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怎么

修改论文题目。几天之后，他告诉我，题目可以

改为《偏激言辞：五四思潮的论战策略》。用“论

战策略”分析“偏激言辞”是我的文章的主要观

点，但我没有明确地提出来。陈浩凯教授等于

给我贡献了一个思路。文章最后发表在《学报》

２０１７年第６期上。在此前后，我写的一些关于

“中国梦”的文章也都从陈浩凯教授那里得到过

帮助。２０２１年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树立大历史观”“树立正确党史

观”等论断受到学界关注。陈浩凯教授跟我说：

“你是学习和研究党史的，应该思考这些问题，

搞清楚这些问题也有利于党史学习教育。”正是

在他的提醒和帮助下，我撰写了《学好党史必修

课需要大历史观》一文，并为他主笔撰写有关树

立正确党史观的文章提供了一些材料和想法。

我在这里记录下这些点点滴滴，并非是要

刻意恭维帮助过我的编辑同志。我想，与《学

报》有关的这些有意义的事情，作为当事人的我

不说，很可能永远也不会有人说出来，也很可能

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我又想，有关“历史”的东

西为什么总是令人着迷？因为人们记录和认识

过往，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一个从历史的

细节中不断得到启示的过程。

（长沙理工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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